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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不能容忍谶
语中的悲剧发生，他要万
世永赖，派重兵北伐匈奴
不说，还不惜人力物力修
建长城，要确保秦帝国王
朝安全无虞，代代相传。
因而，长城在那时得到最
大规模的修建。

然而，令秦始皇没有
想到的是，“亡秦者胡也”
的谶语，仍然兑现了，不
过，亡秦的不是胡人，不

是匈奴，而是亡在秦始皇
的儿子胡亥手中。固然
胡亥亡国，有他自身的过
错，听信赵高之言，指鹿
为马，混淆视听，混乱朝
政，罪责无法推脱。但
是，也不能否认秦始皇修
复长城和大修驰道、直
道，以及为他建造豪华陵
墓，广征民夫，弄得百姓
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失
去 民 心 是 最 根 本 的 原
因。孟姜女哭长城就是
最具代表民心的传说。

传说，姑苏有个青年
才俊范喜良，自幼读书，
满腹经纶。却生不逢时，
遇到秦始皇修筑长城，到
处抓壮丁，他乔装改扮逃
了出来，慌忙中躲进了一
家后花园，不想惊动了孟
姜女。孟姜女见范喜良知
书达礼，忠厚老实，便芳心
暗许。孟老汉对范喜良
也很同情，便留他住了下

来，孟姜女向爹爹言明心
意，孟老汉促成了一对有
情人的美好姻缘。岂料，
他们新婚三天，官兵冲进
孟家，不由分说，把范喜
良绳捆索绑带走了。

夫君被抓走后，孟姜
女忧心忡忡，茶不思，饭
不想，一心思念夫君。冬
天来了，天降大雪纷纷，
她担心夫君没有棉衣御
寒，便日夜赶着缝制。缝
好后孟姜女踏上寻夫路
程，一路上跋山涉水，风
餐露宿。不知经过多少
昼夜奔波，终于找到长城
脚下。

哪料，她来迟了，夫
君范喜良活活累死，埋在
了长城下边。孟姜女心
如刀绞，失声痛哭，哭得
感天动地，哭得地动山
摇，长城竟然崩塌了八百
里，露出范喜
良的尸骨。

宁 布 说 ：
“好吧，大家快

快睡觉，我们明天早上
还要劳动呢。”

他 们 熄 灭 了 煤 油
灯。很快，有人起了鼾
声。这是对面炕上乌兰
牧骑队员的鼾声。

江格尔听到外边的
门咣当咣当响，他觉得
狼正从外边悄悄走进
来，不止一只狼。不然
门怎么会发出那么大的
声音呢？他突然坐起
来，身上发抖。

妈妈问：“江格尔，
你在做什么？”

江格尔说：“我听到
狼进屋了。”

妈妈说：“没有狼。”
江格尔说：“我听到

门在咣咣响。”
妈妈说：“那是风吹

的。”妈妈下地把门插
好 ，对 江 格 尔 说 ：“ 睡

吧。”江格尔刚要睡，听
到铁木耳在他耳边说了
两个字：“天神。”

江格尔非常兴奋，从
妈妈爸爸的脚下爬过
去，躺在铁木耳的身边，
问：“天神怎么了？”

铁木耳小声说：“你
不想知道天神后来的事
情吗？”

江格尔很惊讶，说：
“ 天 神 后 来 还 有 事 情
吗？”铁木耳把被单子向
上拉，蒙在他俩的头顶，
悄声说：“你记得天神让
那个小孩子家门前长满
树，有榆树和桦树，让他
们家有一群羊，还有一
只黑狗和一只白狗的事
吗？”江格尔激动地说：

“记得啊，狗还是我派去
的呢。”

“你知道天神后来到
了哪里吗？”

江格尔说：“我正在

想这件事，天神到哪里
去了？”

铁木耳说：“天神离
开小孩的家，在草原上
走。走着走着，一条大
河拦住了他的去路。这
条大河的波涛就像一千
个战士骑着白马往前
跑。天神说站住，你们
站住！但是波涛不听天
神的话，他们只听地神
的话。”

宝梵寺位于清徐县城西南10公里的东于村北隅，是太原地区现存最完
整的一座清代建筑。该寺宋代名“宝林禅院”，辽、金时期称“宝安寺”，明、清
两代为“宝梵寺”。

据寺院现存“宝林禅院新公塔铭”记载，该寺在宋宣和元年以前就已经香
火鼎盛了。之后，明代重修，清光绪十八年重建。寺内壁画、塑像、砖雕可谓
独树一帜，堪称三绝。

宝梵寺保存得很好，整体建筑古朴自然，少有损坏，特别是寺外古戏台旁
的砖雕，以葡萄为主题图案，塑造手法新颖别致，活灵活现的形态令人叫绝。

屯村的水井位于二连食堂的西
南面。食堂是一座庙宇的大殿，大殿
正对面就是戏台，大殿和戏台之间是
一片宽阔的小广场。刚到屯村，这个
小广场就是我们的足球场。小广场
的西面是一条约4米宽的丁字路。水
井就位于这个丁字路的中间路北，距
离二连食堂大约150米左右。

相比繁峙马庄的水井，这个水井
深度约15至20米左右，水质很好，夏
天时我们常常从井里打上水直接饮
用。刚到屯村，井口结满了冰，辘轳
成为我们打水时扶着的保险工具。
记忆中，屯村西面的村民几乎都是从
这口井打水。

三月份，古交的气温仍然很低。
1971年3月21日，一个星期天，食堂
的桶掉进了井里。炊事班用尽了“洪
荒之力”也无法将它打捞上来。下午

饭时间快到了，炊事班又不敢耽误开
饭时间，无奈地撤离了。

王春林则奔到了指挥部，借来了
一套水衣。即使是穿着水衣下井，也
需要有人在上面把住辘轳。司务长
找指导员求助，指导员叫正在学习的
我们一起来到了水井前。

二排战士、17岁的张志群自告奋
勇下井。他穿好水衣，扶住辘轳，从
薄薄的冰面上挪到井口，两手拽住井
绳，坐到了井口上。我和段瑞抓住了
辘轳的摇把，张志群屁股移开，身体
悬在了井口上。我们慢慢地往下放
着井绳，王春林不停地和张志群说着
话，张志群一句“到底了”，大家才放
下了心。可随之从井底传上来的是
张志群颤抖的声音，大家的心一下紧
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在上面乱
作一团。王春林急了，喊了一声：“都

别说话。”大家闭住了嘴，这时才听见
张志群颤抖地说：“太冷，水深，手够
不着。”我和段瑞异口同声地喊了一
句：“抓紧，上来吧。”待张志群回应
后，我们慢慢地摇动辘轳，把张志群
吊了上来。出了井口的张志群，脸色
和嘴唇冻得通红，脱下水衣坐在一
旁，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告诉大家，
井水深到胸部，脚能踩到水桶，就是
勾不动，拿个扁担下去一下就能弄上
来。

这时，段瑞默默地拿过水衣，开
始往身上套。王春林急忙往食堂跑，
拿了一根扁担回到井旁。段瑞把扁
担勾住井绳，两手把住井绳，我和王
春林摇动辘轳，将段瑞慢慢放了下
去。段瑞在井底捞起了水桶，喊我们
将他和这些“公共财物”一起从井底
打捞了上来。

核桃，花开于农历三月，绿穗穗，似碧
玉流苏，掉落时，“扑沓”作响，捡起来洗洗
焯一下，可拌凉菜。小核桃拱出来了，一脸
的毛毛，长到半大，还覆着那层绿绒毛。成
熟时，毛褪了，楞青涩硬。它那深藏于三层

“包装”内的果仁儿，是多么地鲜美呀。磨
去一层青皮，砸开一层硬壳，再撕去一层黄
色软皮，乳白的果仁儿完美呈现，有一种雕
琢之美。入口一嚼，脆脆嫩嫩，香香甜甜。
哦——此物只应天上有啊！

我们幼时贪嘴儿，核桃花一落，便惦念
上了吃核桃。起初，核桃仁儿不成型，砸出
来一窝透明乳胶状液体，没啥味。馋意没得
到满足，手，倒被青皮迸发的汁液染黑了。
大人们见了警告说：“六月六，才能灌满油
啊。可不敢再糟蹋年景！”我们嗯嗯答应着，
却难抵诱惑，隔三岔五松鼠般攀上树去。

忽一日，村中大喇叭传出了“打核桃”的
昂扬声波，学校也适时放了核桃假。小山
村迎来了盛大的节日，清早起，大小车辆，
大人小孩，一家一家涌出村子，奔向自家的
核桃树。打完一树，转山过岭，赶往下一
树。孩子们乐颠颠地跟着大人，尽享口福。

老早年以前的核桃树，是那种耸入云
天、铺展荫凉的大个头儿。打核桃，就特别
考验人的功夫。好在那时的人身手好，三
把两把上了树，两腿叉开，站在相邻两根树
枝上，绿海里撑篙般，挥动长杆子，上下摆
动；看得树下的人心惊肉跳，直喊“小心
点！”树上的人却气定神闲，毫不在乎。也
有胆小的人，瑟瑟在青枝绿叶里，刺猬缩球
般战战兢兢；还有人给自己腰里拴了绳子，
以防坠落。

打核桃的声音先后响起来了：哗，哗，
哗，哐当，砰砰砰——沟里响，沟外也响；山
这边响，山那边也响。每一棵树下，都是落
叶飘零，青果铺地。半空中，还有一批批

“愣头青”，疾疾下坠，砸向地面。
树荫下的杂草藤蔓和荆棘，开打前就已

被割去。树上一住手，树下的人就开始捡
拾。地上青笃笃一层都是核桃。起初不是
捡，不是拾，是直接用手捧。五六个一捧，十
几捧就是一篮，简直有点儿豪阔的意味。那
境界，真正诠释了收获的丰裕与惊喜。

核桃跟人一样，有的喜欢结伴儿，连体
似的两个、三个、四个结在一起；有的特立
独行孤零零一个高挑枝头；有的轻轻一碰
就掉，一棵树一会儿就能打完；有的就不好
通融，打一下颤悠一下，决不离枝；有的探
头探脑，你能感觉到它在那一悠一颤一闪，
杆子伸过去，却又消失了。树上的人干生
气，没奈何；树下的“眼线儿”喊着：“就在那
儿！那儿！哎，这又藏哪儿了？”

拾核桃也要眼明手快。手快的，转眼工
夫篮子就满了。老人们说：“核桃核桃是个
贼，过去过来捡不没”。明明你地毯式搜寻
了一遍，回头一看，你刚才蹲着的地儿窝着
几个；站起身一瞄，茅草棵子里揽着几个；
最后，把布袋一搬，哈哈，又有几个露了
脸。拾核桃，要细心，也要耐心，其实干啥
事儿不是这样呢？到最后，尽心了，尽力
了，但偶尔路过自家核桃树，呵，枝上竟挑
着十数颗！还是大个儿的！

那也正常。树是天给养着，果，也该万
物同享。人，不能贪占，总得留几个给山、
给鸟、给刺猬、给松鼠类的小兽吧。


